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植物科学学报　 ２０２０ꎬ ３８(４): ５１７~５２４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９１３ / ＰＳＪ􀆰 ２０９５－０８３７􀆰 ２０２０􀆰 ４０５１７
刘德团ꎬ 常宇航ꎬ 马永鹏. 本底资源不清严重制约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Ｊ] . 植物科学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８(４): ５１７－５２４
Ｌｉｕ ＤＴꎬ Ｃｈａｎｇ ＹＨꎬ Ｍａ ＹＰ.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８(４): ５１７－５２４

本底资源不清严重制约我国
杜鹃花属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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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杜鹃花属植物已超过 ６００ 种ꎬ 是世界杜鹃花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之一ꎮ 本文以杜鹃花红

色名录、 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以及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为基础ꎬ 对我国杜鹃花的濒危现状进行分析ꎬ
并根据极度濒危杜鹃花的最新调查结果ꎬ 结合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标准对它们进行重新评估ꎮ
评估结果认为ꎬ 杜鹃花属 １２ 个极度濒危物种中ꎬ 有 ４ 个物种降低了极度濒危的等级ꎬ １ 个物种数据缺乏ꎬ １ 个

物种灭绝ꎮ 我国杜鹃花属植物濒危种类近 ２０％ꎬ 数据缺乏的种类近 １ / ３ꎬ 资源本底不清ꎬ 严重威胁我国杜鹃花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ꎮ 未来应加强对杜鹃花本底资源的普查ꎬ 开展极度濒危物种和极小种群物种的“抢救性保护”、
加强园林应用与基础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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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鹃花是杜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杜鹃属(Ｒｈｏ￣
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植物的统称ꎬ 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植

物ꎬ 有“中国十大传统名花” 和“花中西施” 的美

誉[１]ꎬ 具有重要的观赏价值ꎬ 也具有文化价值、
科学价值、 生态价值、 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２－４]ꎮ
杜鹃花全世界有 １２００ 余种ꎬ 广泛分布于亚洲、 北

美洲和欧洲[５－７]ꎮ 中国是野生杜鹃花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ꎬ 杜鹃花属是我国木本被子植物中种类最大的

一个属ꎬ 对研究区系的进化和多样化有着重要作

用[５]ꎮ 自«中国植物志» [８ꎬ ９]、 Ｆｌｏｒ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０]出

版以来ꎬ 仍有大量新种不断被报道[１１－１８]ꎮ 目前ꎬ
我国杜鹃花属植物已超过 ６００ 种[１９]ꎬ 除宁夏和新

疆等干旱荒漠地带外ꎬ 南北各省均有分布ꎬ 其中西

南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区域的资源最为密集ꎬ 是我

国杜鹃花的特有中心、 多度中心和多样化中心[２０]ꎮ
然而ꎬ 生境丧失、 全球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等因

素ꎬ 导致很多杜鹃花属植物成为濒危种类ꎮ
对物种濒危状况进行评估是制定保护决策和立

法的重要依据[２１]ꎬ 可促进监测和研究、 指导资源

利用和保护、 增强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

识[２２]ꎬ 还可用于环境影响评价[２３]ꎬ 作为回归是否

成功的评价标准[２４]ꎮ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红
色名录标准和评估方法是全球广泛接受的物种灭绝

风险评估方法ꎬ 尤其是标准 Ｂ[２５]ꎮ 对物种濒危状

况进行评估时ꎬ 应使用最新的调查数据和分布记

录ꎬ 原始数据存在过时、 陈旧和记录不详等问

题[２６]ꎮ 以往的物种濒危状况评估ꎬ 大多依据古老

的文献记载、 标本记录或专家意见ꎬ 但标本也存在

遗漏、 信息不详和鉴定错误的情况[２７]ꎮ 在此ꎬ 我

们以杜鹃花红色名录(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ｓ[２８])、 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２９]以及中国高

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３０]为基础ꎬ 通过野外调查ꎬ
对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濒危现状进行分析ꎬ 结合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标准ꎬ 对杜鹃

花属 １２ 个极度濒危物种重新进行评估ꎬ 以期为我

国杜鹃花属植物保护的重点方向提供建议和参考ꎮ

１　 研究方法

以杜鹃花红色名录(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Ｒｈｏｄｏ￣

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２８])、 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２９] 和中国

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３０]中的杜鹃花属 １２ 个极

度濒危物种为对象ꎬ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ꎬ 获取物种

的分布信息、 受威胁因素、 居群大小、 生境等信

息ꎬ 采用 Ｒ 软件包 ＣｏｎＲ[３１] 计算它们的分布区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 ＥＯＯ)ꎬ 对于分布点少于

３ 个的物种ꎬ 根据实际分布情况估算它们的分布面

积(ａｒｅａ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ꎬ ＡＯＯ)ꎮ 根据最新调查数

据ꎬ 结合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标准[３２ꎬ ３３] 和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标准[３４]ꎬ 对 １２ 个极度濒危物种受威胁状况

重新进行评估ꎬ 并提出今后我国杜鹃花属植物保护

的重点方向与建议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濒危现状

最早提出我国野生植物需要优先保护的种类是

１９８７ 年出版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３５]ꎬ
但其中并未包含杜鹃花属植物ꎮ １９９２ 年«中国植物

红皮书» [３６]提出了 ９ 种需要保护的杜鹃花属植物ꎬ
其中大树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ｒｏｔｉｓｔｕｍ Ｂａｌｆ. ｆ. ｅｔ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ｖａｒ.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ｍ (Ｔａｇｇ) Ｃｈａｍｂ. ｅｘ Ｃｕｌｌｅ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ｂ.)的濒危等级为极度濒危ꎮ １９９９ 年ꎬ 经

国务院批准出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 [３７]最具权威性ꎬ 被称为“中国野生植物

保护工作的里程碑” [３８]ꎬ 但其中也未包括杜鹃花属

种类ꎮ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二批)»列
入了国家Ⅰ级、 Ⅱ级保护的杜鹃花属植物 １１ 种ꎬ
其中大树杜鹃为Ⅰ级保护种类ꎬ 且该名录一直处于

“讨论稿”状态ꎬ 未正式颁布ꎮ ２００４ 年«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 [３９]列出的 ４ 种杜鹃属植物中ꎬ 仅大树杜

鹃 １ 种的濒危等级为极度濒危ꎮ 此外ꎬ 部分省市

(如浙江省、 海南省、 吉林省等)颁布的省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也包括了杜鹃花属植物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野生动植物

保护国际、 全球树木保护联盟、 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和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共同发行了杜鹃花红色名

录( 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２８] )ꎬ 对全

世界 １１５７ 种杜鹃花属植物的濒危等级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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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ꎮ 该名录总共评估了我国(包括台湾)６６５ 种杜

鹃花属植物ꎮ 其中: 极度濒危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
ｇｅｒｅｄꎬ ＣＲ) １５ 种ꎬ 占评估总数的 ２􀆰２６％ꎻ 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ꎬ ＥＮ)１８ 种ꎬ 占评估总数的 ２􀆰７１％ꎻ
易危 (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ꎬ ＶＵ) １８０ 种ꎬ 占评估总数的

２７􀆰０７％ꎻ 近危 (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ꎬ ＮＴ) ６１ 种ꎬ 占

评估总数的 ９􀆰１７％ꎻ 数据缺乏 ( ｄａｔ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ＤＤ)的有 １８３ 种ꎬ 占评估总数的 ２７􀆰５２％ꎮ 可见受

威胁等级(易危、 濒危和极度濒危等级统称为受威

胁等级)的杜鹃花属植物就有 ２１３ 种ꎬ 占总数的

３２􀆰０３％ꎬ 说明我国 １ / ３ 杜鹃花属植物的生存状态

已经岌岌可危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我国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高等植物卷» [２９]是对我国高等植物种类做

出信息较全的一次评估ꎬ 其科学性和准确性相比以

往评估有很大提升ꎮ 但由于杜鹃花属植物种类繁

多、 分布广泛ꎬ 很多种类缺乏野外分布的全面信

息ꎬ 因而该书中全部受评估的 ６４４ 种杜鹃花属植

物中ꎬ 数据缺乏种类有 １５０ 种ꎬ 比例高达 ２３􀆰３％ꎬ
极度濒危 １２ 种ꎬ 包括: 紫花杜鹃(Ｒ􀆰 ａｍｅｓｉａｅ Ｒｅ￣
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巴朗杜鹃(Ｒ. ｂａｌａｎｇｅｎｓｅ Ｆａｎｇ)、
短梗杜鹃(Ｒ. 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ｕｍ Ｆａｎｇ ｅｔ Ｐ. Ｓ. Ｌｉｕ)、
蓝灰糙毛杜鹃(Ｒ. ｃａｅｓｉｕｍ Ｈｕｔｃｈ.)、 疏花美容杜

鹃(Ｒ. ｃａｌｏｐｌｙｔ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ｖａｒ.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Ｗ. Ｋ.
Ｈｕ)、 朱红大杜鹃 (Ｒ. ｇｒｉｅｒｓｏｎｉａｎｕｍ Ｂａｌｆ. ｆ. ｅｔ
Ｆｏｒｒｅｓｔ)、 广 南 杜 鹃 ( Ｒ. ｇｕａｎｇｎａｎｅｎｓｅ Ｒ. Ｃ.
Ｆａｎｇ)、 波叶杜鹃(Ｒ.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 Ｗｉｌｓ.)、 荔波

杜鹃(Ｒ. ｌｉｂｏｅｎｓｅ Ｚｈｅｎｇ Ｒ. Ｃｈｅｎ ＆ Ｋ. Ｍ. Ｌａｎ)、
红萼杜鹃(Ｒ. ｍｅｄｄｉａｎ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 峨眉光亮杜鹃

(Ｒ. ｎｉｔｉｄｕｌｕｍ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ｖａｒ.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ｅｔ Ｍ. Ｎ. Ｐｈｉｌｉｐ.)、 大树杜鹃ꎬ 占 １􀆰８６％ꎻ 濒危 １９
种ꎬ 占 ２􀆰９５％ꎻ 易危 ９２ 种ꎬ 占 １４􀆰２９％ꎻ 受威胁

等级的杜鹃花共有 １２３ 种ꎬ 占 １９􀆰１０％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 [３０]

对我国杜鹃属植物的评估与«中国生物多样性红

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基本一致ꎬ 在全部受评

估的 ７１２ 种杜鹃花属植物中ꎬ 极度濒危有 １２ 种

(种类同上)、 濒危有 １９ 种、 易危有 ９１ 种ꎬ 分别

占 １􀆰６９％、 ２􀆰６７ ％和 １２􀆰７８％ꎻ 受威胁等级的杜鹃

花属植物共有 １２２ 种ꎬ 占 １７􀆰１３％ꎻ 数据缺乏的有

２２０ 种ꎬ 占 ３０􀆰９０％ꎬ 超过了 １ / ３ꎮ
从以上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 ３ 次较大型的濒

危评估中可以看出ꎬ 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种类繁多ꎬ
但调查基础薄弱ꎬ 资源本底不清楚ꎬ 数据缺乏的种

类较多(达到 １ / ３)ꎬ 说明我国对杜鹃花属植物开展

的资源调查工作还非常有限ꎮ 具体来说ꎬ 在 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２０１１)中[２８]ꎬ 有 １８３
种杜鹃花属植物数据缺乏ꎻ 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

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２０１３)中[２９]ꎬ 杜鹃花属

植物有 １５０ 种缺乏大规模的实地调查ꎻ 最新出版

的«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 (２０１７)中有

２２０ 种数据缺乏无法评估[３０]ꎬ 可见我国杜鹃花属

植物调查和保护现状不容乐观ꎮ
随着近年来杜鹃花野外资源调查在全国尤其是

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展ꎬ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第二批)»的大部分种类存在较多的分布

区ꎬ 并不需要优先保护ꎮ 例如ꎬ 大王杜鹃(Ｒ. ｒｅｘ
Ｌｅｖｌ.)在四川、 云南分布极广ꎻ 而其变种假乳黄杜

鹃 ( Ｒ. ｒｅｘ Ｌｅｖｌ. ｓｕｂｓｐ. ｆｉｃｔｏｌａｃｔｅｕｍ ( Ｂａｌｆ. ｆ.)
Ｃｈａｍｂ. ｅｘ Ｃｕｌｌｅ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ｂ.)更是在川、 滇、 藏

高山地区随处可见ꎮ 另外ꎬ 蓝果杜鹃(Ｒ. ｃｙａｎｏ￣
ｃａｒｐ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似血杜鹃(Ｒ.
ｈａ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Ｆｒａｎｃｈ.) 和硫磺杜鹃 (Ｒ. ｓｕｌｆｕｒｅ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尽管分布区相对狭窄ꎬ 但在适生区都是优

势种类ꎬ 种群数量很大ꎬ 不足以作为优先保护的种

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大树杜鹃ꎬ 以前认为只有 ２ 个

居群ꎬ 不足 １０００ 株ꎬ 但是经过笔者及团队在高黎

贡山区域大范围的调查ꎬ 目前已发现了 ９ 个种

群[４０]ꎮ 通过对比大树杜鹃与原变种翘首杜鹃(Ｒ.
ｐｒｏｔｉｓｔｕｍ Ｂａｌｆ. Ｆ. ｅｔ Ｆｏｒｒｅｓｔ)的形态特征ꎬ 发现两

者形态极其相似ꎬ 大树杜鹃不足以作为翘首杜鹃的

变种处理[４１]ꎮ
２􀆰 ２　 基于最新调查的极度濒危杜鹃受威胁状况

近年来ꎬ 随着国家科技部、 环保部以及科学

家、 公众对杜鹃花植物的重视ꎬ 为深入、 系统地调

查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本底资源提供了宝贵机遇ꎮ
我们对列入«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的 １２
种被评估为极度濒危的杜鹃花属植物进行了详细的

野外调查ꎮ 基于野外调查第一手资料ꎬ 我们确定了

野外灭绝的种类 １ 种ꎬ 即广南杜鹃ꎮ 由于蓝灰糙毛

杜鹃的模式标本采集地未知ꎬ 且除了模式标本外ꎬ
至今无人在野外见到过ꎬ 故将蓝灰糙毛杜鹃的极度

濒危等级(ＣＲ)评定为数据缺乏(ＤＤ)ꎮ 大树杜鹃

种群由 ２ 个增加到 １２ 个、 超过 ３２００ 株ꎬ 紫花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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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种群从 ４ 个增加到 ９ 个、 近 ４０００ 株ꎬ 波叶杜鹃

种群增加到 ７ 个、 １６３ 株ꎻ 红萼杜鹃种群增加到 ４
个、 约 ５０２７ 株ꎻ 短梗杜鹃种群增加到 ８ 个ꎬ 其

中ꎬ 位于重庆南川区的 １ 个种群最大ꎬ 约 ２０００
株ꎬ 全部种群约 ２２６５ 株ꎻ 巴朗杜鹃主要分布在四

川的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 该居群较大ꎬ 保护较

好ꎬ 约有 １０００ 个个体ꎮ
分布区( ＥＯＯ) 和分布面积 (ＡＯＯ) 是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标准的 ２ 个关键参数ꎬ 但 ＡＯＯ 主要由

精确测量数据计算ꎬ ＥＯＯ 可以根据地理分布坐标

计算[３３] ꎮ 根 据 ＩＵＣＮ 标 准ꎬ 我们采用 Ｒ 程序

ＣｏｎＲ[３１]计算它们的 ＥＯＯꎮ 由于朱红大杜鹃、 巴

朗杜鹃和疏花美容杜鹃分布点较少无法计算 ＥＯＯꎬ
根据实地调查和分布面积估算其 ＡＯＯꎮ 根据最新

调查数据并结合 ＩＵＣＮ 标准[３２ꎬ ３３]ꎬ 对 １２ 个“极度

濒危”杜鹃属物种的濒危等级进行重新划分ꎬ 结果

见表 １ꎮ 朱红大杜鹃的 ＡＯＯ 为 ８ ｋｍ２ꎬ １ 个种群受

到水淹的威胁ꎬ １ 个种群个体数仅有 ２ 株ꎬ 分布于

农田边河埂ꎬ 且有村民采挖的现象ꎬ 随时都有灭绝

的风险ꎬ 所有种群个体总数约 ３２２ 株ꎬ 其濒危等

级可评估为 ＣＲ Ｂ２ａｂ(ⅰꎬⅱꎬⅲꎬⅳꎬⅴ)ꎮ 巴朗杜鹃

仅分布于四川卧龙保护区的公路两侧和沟边ꎬ 生境

受到旅游、 公路修建的威胁ꎬ 随着旅游设施的修建

和山体滑坡ꎬ 其生境和栖息地有退化和缩小的趋

势ꎬ 其个体数量会持续下降ꎬ 估算其 ＡＯＯ 不大于

１０ ｋｍ２ꎬ 其濒危等级可评估为 ＣＲ Ｂ２ａｂ(ⅲꎬⅴ)ꎮ
波叶杜鹃虽然分布点较多ꎬ 但主要分布在四川省

峨眉山ꎬ 种群严重破碎化ꎬ 且受旅游影响严重ꎬ
个体数仅 １６３ 株ꎬ １ 个种群受到垦殖的威胁ꎬ １
个种群已消失ꎬ ＥＯＯ 为 １２ ｋｍ２ꎬ 小于 １００ ｋｍ２ꎬ
其濒危等级可评估为 ＣＲ Ｂ１ａｂ(ⅲꎬⅳ)ꎮ 荔波杜

鹃分布于贵州省荔波县ꎬ 共有 ３ 个种群ꎬ 其中 ２
个种群位于保护区外ꎬ １ 个种群仅 ７ 株ꎬ 生长状况

不佳ꎬ 枝下高接近树高ꎬ 有灭绝的风险ꎬ 种群破碎

化ꎬ 个体总数仅 ６７ 株ꎬ 其中成熟个数 ５０ 株ꎬ
ＥＯＯ 为 ２７ ｋｍ２ꎬ 其濒危等级可评为 ＣＲ Ｃ２ａ(ⅰ)ꎻ
Ｄꎮ 光亮峨眉杜鹃 ３ 个种群均受旅游的严重破坏ꎬ
其中 １ 个种群还受到放牧、 垦殖的干扰ꎬ ＥＯＯ 小

于 １００ ｋｍ２ꎬ 其濒危等级可评为 ＣＲ Ｂ１ａｂ(ⅲ)ꎮ
朱红大杜鹃、 荔波杜鹃、 波叶杜鹃、 光亮峨眉杜

鹃、 巴朗杜鹃保持极度濒危的等级不变ꎮ 红萼杜鹃

位于大理州云龙县漕涧镇的种群(２０００ 余株)严重

被公路分割和破坏ꎬ 生境退化ꎬ 死亡个体超过样

方估算总个体的 ５％ꎻ 泸水市片马种群也轻微受

表 １　 基于最新调查数据的 １２ 个“极度濒危”杜鹃的濒危等级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ｅｗ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ｍ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１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等级[２７]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分布点(个)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个体数(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分布区
ＥＯＯ (ｋｍ２)

新等级
Ｎｅｗ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波叶杜鹃 Ｒ.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 ＣＲ Ｂ１ａｂ(ⅰꎬⅲ) ７ １６３ １２ ＣＲ Ｂ１ａｂ(ⅲꎬⅳ)

荔波杜鹃 Ｒ. ｌｉｂｏｅｎｓｅ ＣＲ Ｄ ３ ６７ ２７ ＣＲ Ｃ２ａ(ⅰ)ꎻ Ｄ

光亮峨眉杜鹃 Ｒ. ｎｉｔｉｄｕｌｕｍ ｖａｒ.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 ＣＲ Ｄ ３ １２７ ５５ ＣＲ Ｂ１ａｂ(ⅲ)

朱红大杜鹃 Ｒ. ｇｒｉｅｒｓｏｎｉａｎｕｍ ＣＲ Ｂ１ａｂ(ⅰꎬⅲ) ３ ３２２ － ＣＲ Ｂ２ａｂ (ⅰꎬⅱꎬⅲꎬ
ⅳꎬⅴ)

巴朗杜鹃 Ｒ. ｂａｌａｎｇｅｎｓｅ ＣＲ Ｂ１ａｂ(ⅲꎬⅴ) ＋ ２ａｂ
(ⅲꎬⅴ) １ >１０００ － ＣＲ Ｂ２ａｂ(ⅲꎬⅴ)

疏花美容杜鹃 Ｒ. 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ＣＲ Ｂ１ａｂ(ⅰꎬⅲ)ꎻ Ｃ１ １ ３２ － ＣＲ Ｃ２ａ(ⅰ)ꎻ Ｄ

红萼杜鹃 Ｒ. ｍｅｄｄｉａｎｕｍ ＣＲ Ｂ１ａｂ(ⅰꎬⅲ)ꎻ Ｃ１ ４ ５０２７ １９２９ ＥＮ Ｂ１ａｂ(ⅲꎬⅴ)

紫花杜鹃 Ｒ. ａｍｅｓｉａｅ ＣＲ Ｂ１ａｂ(ⅰꎬⅱꎬⅲ) ９ ３９１４ ５８９２ ＶＵ Ｃ２ａ(ⅰ)

短梗杜鹃 Ｒ. 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ｕｍ ＣＲ Ａ２ｃ ７ ２２６５ ７５４６ ＶＵ Ｂ１ａｂ(ⅲ)

大树杜鹃 Ｒ. ｐｒｏｔｉｓ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ｍ ＣＲ Ｂ１ａｂ(ⅲ)ꎻ Ｃ２ａ(ⅱ)ｂ １２ ３２２７ ４７６０ ＶＵ Ｃ２ａ(ⅰ)

广南杜鹃 Ｒ. ｇｕａｎｇｎａｎｅｎｓｅ ＣＲ Ｂ１ａｂ(ⅰꎬⅲ)ꎻ Ｃ１ ０ ０ － ＥＸ

蓝灰糙毛杜鹃 Ｒ. ｃａｅｓｉｕｍ ＣＲ Ｂ１ａｂ(ⅰꎬⅲ)ꎻ Ｃ１ － － － ＤＤ

　 　 注: ＣＲꎬ 极度濒危(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ＥＮꎬ 濒危(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ＶＵꎬ 易危(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ꎻ ＥＸꎬ 绝灭(ｅｘｔｉｎｃｔ)ꎻ ＤＤꎬ 数据缺乏
(ｄａｔ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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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旅游的影响ꎮ 但红萼杜鹃有 ４ 个种群ꎬ 个体总

数超过 ５０００ 株ꎬ 其 ＥＯＯ 为 １９２９ ｋｍ２ꎬ 大 于

１００ ｋｍ２、 小于 ５０００ ｋｍ２ꎬ 濒危等级由极度濒危

降为濒危ꎬ 评为 ＥＮ Ｂ１ａｂ(ⅲꎬⅴ)ꎮ 紫花杜鹃虽然

受到隧道修建、 城市扩张、 旅游、 放牧、 砍伐、 垦

殖、 病菌等因素的干扰ꎬ 康定 １ 个种群由于城镇扩

建而消失ꎬ 但紫花杜鹃的 ＥＯＯ 大于 ５０００ ｋｍ２ꎬ 种

群数量和个体数较多ꎬ 其濒危等级降为 ＶＵ Ｃ２ａ(ⅰ)ꎮ
同样地ꎬ 短梗杜鹃的 ＥＯＯ 大于 ５０００ ｋｍ２ꎬ 虽然受

到公路修建、 水库建设、 旅游等因素的干扰ꎬ 但由

于种群数量和个体数较多ꎬ 其濒危等级降为 ＶＵ
Ｂ１ａｂ(ⅲ)ꎮ 大树杜鹃是翘首杜鹃的变种ꎬ 其花色

和叶片形态等区别特征都不稳定ꎬ 在保护资源(人
力、 经费或项目等)有限的情况下ꎬ 目前可不必优

先开展大树杜鹃的保护[４１]ꎮ 疏花美容杜鹃是不是

杂交个体或由于变异产生的ꎬ 还需要更深入的研

究ꎬ 基于其分布区较少ꎬ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ꎬ 其生

境和栖息地有退化和缩小的趋势ꎬ 其个体数量会持

续下降ꎬ 估算其 ＡＯＯ 不大于 １０ ｋｍ２ꎬ 其濒危等级

可继续评估为极度濒危 ＣＲꎮ 本团队在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年对广南杜鹃的模式产地开展了调查ꎬ 并走

访了附近多户村民、 当地林业局和护林员ꎬ 均未发

现广南杜鹃ꎬ 推测由于开荒、 垦殖、 放牧和砍伐等

人类活动而消失ꎬ 初步评定广南杜鹃为灭绝ꎬ 或是

该种在分类归属上存在问题ꎬ 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蓝

灰糙毛杜鹃的具体分布地点未知、 模式标本(种
子)采集具体州县不清楚ꎬ 无法开展调查ꎬ 其等级

评为数据缺乏ꎮ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指分布地域狭窄或呈间断

分布ꎬ 长期受到自身因素限制和外界因素干扰ꎬ 呈

现出种群退化和数量持续减少ꎬ 种群及个体数量极

少ꎬ 已经低于稳定存活界限的最小生存种群ꎬ 且随

时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３４]ꎮ 以上 １２ 种极度濒危杜

鹃花属植物中ꎬ 被列入国家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仅

有大树杜鹃 １ 种ꎬ 根据我们的最新调查数据ꎬ 波叶

杜鹃、 荔波杜鹃、 光亮峨眉杜鹃、 朱红大杜鹃也都

属于典型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ꎬ 应优先开展保护和

研究ꎮ
我们在野外调查中发现ꎬ 这些极度濒危杜鹃属

植物多分布于北向坡(北坡、 东北坡或西北坡)ꎬ
坡向是不是物种分布的关键因子ꎬ 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ꎮ 在这些极度濒危物种中ꎬ 朱红大杜鹃、 波叶杜

鹃的全部种群均位于保护区外ꎬ 未受到保护ꎮ 在

１２ 个极度濒危物种中ꎬ 虽然红萼杜鹃、 紫花杜鹃、
短梗杜鹃、 大树杜鹃 ４ 个物种脱离了极度濒危的风

险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保护任务

减轻了ꎬ 相反有可能是我们对其认识不够ꎬ 还需要

更多的调查、 保护和研究ꎮ 目前水库区可能淹没了

大量朱红大杜鹃个体ꎬ 剩下个体 ３００ 多株ꎬ 但其

生境受到严重威胁ꎬ 另一个居群只有 ２ 株ꎮ 我们建

议对朱红大杜鹃实施抢救性保护措施ꎬ 实施迁地保

护ꎬ 开展遗传多样性研究ꎬ 并且将位于保护区边缘

的 ２ 个荔波杜鹃居群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内ꎬ 对波

叶杜鹃开展长期的动态监测ꎬ 研究其种群动态和遗

传多样性ꎮ 巴朗杜鹃分布海拔相对较高ꎬ 虽然位于

保护区内ꎬ 但受到公路建设和旅游开发的影响ꎬ 随

着旅游人数的增多ꎬ 生境质量和个体数量可能会持

续下降ꎮ 由于杜鹃花属植物杂交频繁ꎬ 有时同一物

种存在变异ꎬ 如紫花杜鹃ꎬ 不同的居群(或个体)ꎬ
其关键识别特征———叶柄上的毛从稀少到密集的形

态都存在ꎮ 紫花杜鹃所在群落主要是以杨属、 柳属

等植物为优势种的次生林ꎬ 适度干扰能增加物种的

多度ꎬ 如紫花杜鹃在小道旁、 人工栈道旁、 在林窗

或林缘ꎬ 生长非常良好ꎬ 开花和结实量大ꎬ 个体数

较多ꎬ 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４２] 一致ꎮ 由于很多标

本记录不详ꎬ 有的只到县级、 或使用古地名、 或相

同地名在同一县域有多个地点等问题ꎬ 也给杜鹃花

植物的野外调查带来了很多困难ꎮ 还有的标本鉴定

错误ꎬ 如相似物种引起的错误、 关键识别特征缺乏

的标本、 或网络标本数据库图片不清晰等ꎬ 也给野

外调查带来了很多困扰和误导ꎮ

３　 保护建议

３􀆰 １　 加强杜鹃花属植物资源的普查

正确的分类是认识、 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的基

础ꎬ 杜鹃花植物种类繁多、 分布广泛ꎬ 在自然界中

杂交频繁ꎬ 分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ꎬ 许多杂交后代

被错误地描述成新种ꎬ 给杜鹃花属植物的保护带来

了困难ꎮ 我国目前约有杜鹃花属植物 ６００ 种ꎬ 大

部分缺乏充分的资源调查资料ꎬ 杜鹃花属植物的分

布区域和生境等基础资料不详ꎬ 对其保护工作难以

开展ꎬ 甚至很多保育工作都是无用功ꎮ 随着社会发

展ꎬ 野生杜鹃花的生境不断遭到破坏ꎬ 尤其是中低

海拔的杜鹃花ꎬ 人类活动对其生境造成了巨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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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ꎬ 道桥工程、 开垦农田、 修建水电站和庙宇、 人

为采挖等都使杜鹃花资源日趋减少ꎬ 有些种类正处

于绝灭的边缘ꎬ 尤其是狭域分布的种类[４３]ꎮ 比如

广南杜鹃ꎬ 模式标本采集地大部分被开垦为农田ꎬ
生境被破坏ꎬ 可以确定为灭绝ꎻ 再比如红马银花

(Ｒ. ｖｉａｌｉｉ Ｄｅｌａｖａｙ ｅｔ Ｆｒａｎｃｈ.)ꎬ 分布海拔低ꎬ 观赏

价值高ꎬ 采挖特别严重ꎮ 由于杜鹃花植物含有芳香

类和单宁类物质ꎬ 易于燃烧ꎬ 是当地居民容易获得

的优质热源ꎬ 过度砍伐使杜鹃花资源衰竭ꎮ 部分私

人苗圃直接从山上采挖杜鹃花植株进行售卖ꎬ 导致

不少野生杜鹃花资源处于濒危状态ꎮ 到目前为止ꎬ
我国杜鹃花植物已灭绝 ４ 种(含野外灭绝种)ꎬ 包

括小溪洞杜鹃(Ｒ. ｘｉａｏｘｉｄｏｎｇｅｎｓｅ Ｗ. Ｋ. Ｈｕ)、 枯

鲁杜鹃(Ｒ. ａｄｅｎｏｓｕｍ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ꎬ 最近野外调查在

其模式产地发现)、 乌来杜鹃(Ｒ. ｋａｎｅｈｉｒａｅ Ｅ. Ｈ.
Ｗｉｌｓ.) [４４]和广南杜鹃ꎮ 有的物种我们甚至都还没

来得及见过就已灭绝ꎮ
未来需要加强杜鹃属植物资源的普查工作:

(１)优先开展数据缺乏物种的调查ꎬ 至少在它们灭

绝前认识它的资源本底现状ꎬ 采集和保存种质资源

和 ＤＮＡ 材料ꎻ (２)优先开展横断山区、 青藏高原

地区的杜鹃花资源调查工作ꎮ 横断山区、 青藏高原

是我国乃至世界杜鹃花多样性中心和分布中心ꎬ 但

目前对此区域的调查研究基础非常薄弱ꎻ (３)针对

濒危类群ꎬ 开展系统的资源调查ꎬ 根据最新的数据

重新进行评估ꎮ
３􀆰 ２　 针对极度濒危物种开展“抢救性保护”和基础

应用研究

以往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强调先进行基础研究ꎬ
在明析致濒因素的基础上ꎬ 有针对性的开展保护工

作ꎬ 但有些物种很可能在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

种群灭绝甚至物种灭绝ꎬ 如广南杜鹃ꎮ 朱红大杜鹃

１ 个居群分布在农田边河埂ꎬ 另一个居群分布于水

库边缘ꎬ 这种情况必须优先开展抢救性保护ꎬ 防止

灭绝ꎮ 全世界 １２００ 余种杜鹃花植物中ꎬ 约 ７０％
(８４４ 种)有栽培(迁地保护)ꎬ 然而ꎬ 它们主要保

存于爱丁堡植物园、 邱园和新西兰ꎬ 且一半以上的

栽培种仅有 １ 个至少数几个个体[５]ꎮ 在我国 ６００
多种杜鹃花中ꎬ 仅有 １５５ 种受到了迁地保护[４５]ꎮ
笔者曾在 ２０１４ 年就指出ꎬ 我国杜鹃花资源保护现

状不容乐观[４６]ꎮ ＭａｃＫａｙ 和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３] 结合红色

名录和迁地保护因素ꎬ 认为中国、 印度尼西亚、 巴

布亚新几内亚应该优先开展杜鹃花植物的迁地保

护ꎮ 研究表明ꎬ 我国保护区覆盖的国土面积非常

少ꎬ 对杜鹃花资源更有效的保护ꎬ 不仅要优先考虑

横断山等热点地区ꎬ 也要兼顾我国南部和东南部地

区ꎬ 如贵州和浙江等地[４７ꎬ ４８]ꎮ 我国已经开始建立

一些杜鹃花自然保护区和保护点ꎬ 但少见大规模

的、 有组织的、 科学性的保护行动ꎮ 由于我国杜鹃

花属植物没有规划出一套合适的整体保护方案ꎬ 零

星的小范围地区或单一杜鹃花物种的保护行动ꎬ 对

整个杜鹃花属植物保育的影响甚微ꎮ
未来需要开展杜鹃花的“抢救性保护”和基础

应用研究: (１)优先开展极度濒危种类的抢救性保

护与研究ꎻ (２)优先开展极小种群种类的抢救性保

护与研究ꎻ (３)优先开展低海拔、 易受人类活动影

响区域的濒危杜鹃花资源的保护工作ꎻ (４)收集和

保存濒危、 极小种群杜鹃花种质资源ꎬ 包括种子和

ＤＮＡ 材料ꎬ 提高我国战略生物资源的储备量ꎻ
(５)开展迁地保护ꎬ 建设集收集、 保存、 展示和科

普为一体的极小种群和濒危杜鹃花活体资源圃ꎻ
(６)开展繁殖生物学研究ꎬ 突破濒危类群的繁殖问

题ꎻ (７)开展杜鹃花新品种选育研究ꎬ 选育具有园

艺价值的杜鹃花品种ꎬ 培育出我国自己的杜鹃花

品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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